
 

 

世界不欠我：在三八線非軍事區脫北者的提醒 

                                                                                                      余創豪 chonghoyu@gmil.com  

 

 

冷戰的遺跡：三八線非軍事區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東西德由此邁向統一。

但在韓國人心中，三八線仍像一道未能癒合的歷

史傷口，冷戰的陰影至今未散。最近我有機會親

身踏訪這段跨越半世紀的分裂遺跡，沿著那條緊

張而脆弱的邊界，我重新思索這片土地和這個民

族所承受的歷史重擔。 

朝鮮戰爭在 1953 年以停戰協議告終後，南北

韓在三八線附近劃出一條約四公里寬的非軍事區

（DMZ），成為全球軍事緊張度最高、卻同時維

持近七十年相對穩定的邊界。過去遊客可以進入

板門店的共同警備區（JSA），近距離看到南北韓

士兵對峙的現場。然而，一名美國士兵在 2023 年

突然跨越邊界走入北韓，事件引起國際震動，出

於安全考量，其後板門店的觀光全面暫停。 

三八線一帶也曾出現象徵南北合作的希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位於開城的工業園區

，其合作模式是由南韓企業投資，北韓勞工進入園區工作，這地方曾經被視為兩韓經濟交

流的示範。然而，隨著政治局勢反覆，工業園區最終於 2016 年全面中止運作，在邊境瞭

望台上我用望遠鏡觀察那一片沉寂廠房，這提醒人和平與合作的希望是那般脆弱。 

 

滲透南韓的秘密隧道 

非軍事區的另一段歷史則與安全威脅密切相關，南韓自 1970 年代起陸續發現北韓為

滲透南方而挖掘的秘密通道，至今確認的共有四條，每一條都延伸至南韓境內不同位置。

當天我們下潛進南韓境內的第三地道，這是一條由北韓暗中挖掘、用於突襲的秘密通道。

這條隧道於 1978 年 10 月被發現，當時軍方根據一名脫北者提供的情報，確認隧道已經向

南延伸，並深入到停戰線與非軍事區的南側約 435 公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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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條通道長約 1.6 公里，中間穿過

深約 73 公尺的岩層，寬約 2 公尺、高

約 1.95–2 公尺。它的設計被認為可容

納大規模兵力與輕武器，理論上北韓

若啟動這條路線，可在極短時間內將

大量部隊通過這條地下路徑潛入南韓

。如今這條隧道已成為對公眾開放的

觀光景點，但遊客仍受到嚴格限制，

例如禁止攝影、只能在指定區段進入

。這條隧道是一個活生生的提醒：表面上雙方已經休戰，而且斷斷續續進行合作與談判，

但暗地裏卻仍然危機四伏。 

此次旅程有兩位導賞員，其中一位是一名年輕的南韓男子，他身形結實、氣息爽朗，

是南韓典型的青年模樣。畢竟在這個國家，所有男性都必須完成約十八個月的兵役，多半

都鍛鍊得相當壯實。他笑說自己每天跑十公里，以為體力無虞，但每次出入第三地道依然

覺得吃力。那一刻我原本還以為他誇張，直到我自己沿著陡坡和低矮通道走完全程，才深

刻明白他的意思。 

在那條隧道裡面，狹小的岩壁充滿壓抑感，由於頭頂是岩石穹頂，故此進入隧道的訪

客必須戴上安全帽，雖然我已經盡量彎腰或者側頭，但有幾次仍然撞到岩石的頂部，有一

次甚至撞得整個安全帽飛脫。雖然外頭是刺骨寒冬，隧道內卻悶熱濕濕，空氣在岩壁間幾

乎不流動。當我終於重新踏回地面時，我已經汗流浹背，呼吸沉重得像是替自己伴奏。那

種反差讓人意識到，這段地下旅程雖然短暫，卻真實呈現出當年軍事對峙下的緊張，每一

步都讓人感受到這片土地的歷史重量與和平的脆弱。 

 

與脫北者的面談 

這次行程中最深刻的部分，是與一位脫北者的面談。直到 2024 年，已有 34,314 名朝

鮮居民成功抵達南韓，而去年仍有 236 人冒險逃離北方。眼前這位分享者曾是北韓的護士

，她從小熱愛運動，但她說自己的人生軌跡由政府全盤規劃，個人根本無從追尋興趣或夢

想。她提到，北韓的日常生活受到嚴密控制，人民只能接觸官方核准的傳播媒介，任何試

圖了解外界的行為，無論是偷看韓劇、收聽南韓廣播、或接觸外國資訊，都可能構成重罪

。她告訴我們，在某些情況下，若被發現持有或播放外國影視內容，尤其是南韓的電視劇

，可能會遭到極嚴厲的懲罰，最高甚至可能被判處死刑。 



雖然她的敘述帶著沉重的語氣，但國際上

也確實有紀錄支持她所說的內容。2020 年北韓

通過《反對反動思想文化排斥法》，其中第 27 

條明確禁止人民持有、觀看或散布南韓影視作

品、出版物或錄像。法律文字對於「散布者／

輸入者」的處罰尤其嚴苛，部分脫北者證詞甚

至提及極刑的可能性。另外，2025 年聯合國人

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最新報告指

出，北韓近年確實曾因散布或分享外國電影與

影視內容而執行死刑，反映政府對外來資訊的

恐懼與極端打壓。至於「僅僅觀看」是否一律

會遭受這樣的懲罰，學界仍存一定爭議，但整體環境確實如她所描述，外來資訊始終伴隨

風險。 

她也談到北韓生活的另一面：物資匱乏、醫療資源短缺、電力供應不穩。作為一名醫

院護士，她多次在停電中工作，有時甚至要靠蠟燭照明完成手術，許多人因此錯過治療時

機而失去生命。許多研究報告到印證她的說法，例如2020年一篇在《衝突與健康》期刊發

表的論文指出：在北韓若果沒有政治或者經濟特權，病患者都難以得到適當的醫療照顧，

即使病人患上了危及生命的疾病。 

種種不快的經歷讓她逐漸下定決心離開北韓。為了逃亡，她付出了約 3,000 美元，途

經邊境偷渡到泰國，再輾轉抵達南韓，然後開始全新生活。她說南韓社會給予她很多支持

，使她得以迅速適應。她也曾試圖幫助仍在北韓的家人離開，不幸被當局察覺，家人因此

遭到處置，如今已不在人世。她說出這段時語氣平靜，但那種壓抑的悲傷比任何情緒都更

濃烈。 

 

世界欠了我嗎？ 

這並不是我第一次聽到類似的「反見證」，但每一次仍然令我深受震撼。年少時，我

曾經看過許冠文、許冠傑的喜劇《鬼馬雙星》，其中一幕許冠傑抱怨自己「生不逢時」，

說道：「我常常覺得這個世界欠我很多。」坦白說，在少不更事的年紀，我也曾有過這樣

的感覺。那時我們一家幾口擠在狹小的房間，家境拮据，我連一件玩具也沒有。看著美國

電影裡那些擁有獨立房間、滿屋玩具的小孩，我心裡難免生出羨慕。 

然而，當我日後逐漸了解到在世界另一端，有數不盡的人正被迫在飢餓、恐懼與不自

由裡掙扎生存，那些早年的抱怨忽然變得微不足道。我才明白，原來世界並沒有虧欠我什



麼；相反地，是我一直蒙受着世界的善意與庇護，只是年輕時未曾自知。今天再聽到脫北

者的故事，我更深信自己不是被世界虧欠的人，而是一個擁有太多、卻仍需要學習如何回

饋社會的幸運者。 

2025年12月1日 

原載於香港《有情無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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